
第一章 回到落水那一夜 

文德二十年，南詔使者進京，文德帝於乾元殿設宴款待。 

天色已暗，正殿裡觥籌交錯，廊簷下的宮燈一盞接一盞亮起。一片片的假山後面，

幽靜的月湖湖面上染著點點細碎的星光。 

「撲通」一聲，驟然劃開寂靜的夜色，假山掩蓋住月湖上泛起的一波波漣漪，一

個身影快速地穿梭在假山中，很快便沒了蹤影。 

湖邊的月季紅豔似火，幽香漂浮在空中，零落的花瓣在湖面上搖曳，暗香似乎滲

透進湖底。 

不多時，湖面波瀾漸息，看不清的湖底，湖水正四面八方的湧向中間的人。 

石青色的裙襬在水中劃出淺淺的弧度，身影在不斷下沉。 

呼吸被剝奪，缺失空氣的痛苦讓混沌的意識猛然清醒過來，宋虞驟然睜開眼睛，

尚未反應過來目前的情境，身體先本能地做出反應，「嘩啦」一聲浮上了水面。 

四月初的天雖剛入夏，可夜裡還是有些涼。 

宋虞全身的衣物濕透，貼在身上難受得緊，可她無暇顧忌自身的情況，只茫然地

看向四周。 

只見遠處的宮燈隨風搖擺著，宋虞上了岸，走出假山，循著燈光而去，但未及遊

廊，一陣細碎的腳步聲傳來。 

她閃身躲到一棵枝繁葉茂的榕樹後，夜色掩蓋下，前方的幾人沒有注意到她。 

昏黃的燭燈下，宋虞看清了那幾人身上的衣物。 

年紀不過剛及笄的幾位宮女穿著藍灰色的宮裝，端著精緻的糕點，碎步往乾元殿

而去。 

她在皇宮？宋虞訝異地看向四周的景物，心中的猜想落實。 

看著自己渾身濕透的衣物，再看著身後熟悉的假山，以及四月裡依舊寒涼的湖水，

她心中一個猜想隱隱成形。 

遊廊下的宮女走得慢而穩，生怕打碎手中的盤子。 

這年紀的姑娘正是好奇的時候，張望四周見無人，便忍不住問道：「聽說宸王一

早就入宮了，怎麼在宴會上不見人？」 

這時年長些的宮女瞪了一眼貿然說話的小宮女，聲音很是嚴厲，「宸王的事也是

妳能問的？小心掌事姑姑打妳的嘴！」 

小宮女被嚇得脖子一縮，不敢再開口了。 

看那一排宮女消失在遊廊的拐角處，宋虞有些反應不過來。 

宸王，他回京了？ 

這情況與記憶中大相逕庭，但宋虞來不及細想清楚，聽見假山那邊似乎有腳步聲

傳來，她蹙了蹙眉，又輕又快地離開榕樹下。 

她抬頭看向西邊的方向，心中猶豫了幾分，可最終抬腳往西南邊而去。 

他既不在宴上，那便只能在一個地方——翠玉閣。 

從前她不知曉謝辭在宮中的住處，但如今她比誰都清楚通往翠玉閣的路該怎麼走。 

夜風微涼，身上濕透的衣物也讓人難以忍受，宋虞小心翼翼地注意著周圍，生怕



一個不留神撞見其他宮女。 

濃重的夜色讓人看不清前方的路，就像是當初最絕望的時候，彷彿下一瞬就能被

無邊的黑暗吞噬。 

零星的燭光漸漸出現在視野中，宋虞停在樹下微微喘氣，纖細的手指緊抓著樹幹。 

她抬頭看向近在咫尺的翠玉閣，緊咬著下唇，不知為何，翠玉閣前無人把守，可

亮堂的燭光卻昭示著主人的存在。 

這對她是有利的，她必須賭一把。 

極快地走近後，她小心翼翼地將殿門打開再合上，繞過隔斷的屏風，一眼就能看

見正屋明間的燈光，而次間的窗戶上隱隱可見一個挺拔的人影。 

宋虞握緊雙手，指甲幾乎陷進肉裡，疼痛讓她清醒過來，她鼓起勇氣，快步往前

跑去。 

「咯吱」一聲，明間的門驟然被打開，在寂靜的夜色中，這一聲太過刺耳，像是

一下子就吸走宋虞所有的勇氣，心也彷彿要跳出胸腔似的。 

她不敢再往前走了，背靠著明間的門，呼吸放輕，緊緊盯著落地罩。 

裡面翻動文書的聲音不知何時停下來，傳來很輕的椅子推開聲，緊接著是沉穩的

腳步聲，一步一步像是踩在宋虞心上。 

宋虞緊緊抓著身後的門框，衣物半乾半濕地貼在身上，髮梢還滴著水滴。 

不多時，一個高大的身影出現在落地罩後，一步跨進明間。 

明間很亮，只需抬頭一看就能看清那人的模樣，來人墨髮冠玉，半邊銀色面具遮

住一半的面龐。 

謝辭眉頭微皺，面上神情有些嚴肅，他往前跨出一步，靠在門上的姑娘便一副要

哭出來的模樣，好似被他嚇哭了。 

謝辭的腳步停下來，一時間竟有些局促。 

宋虞不知他在想什麼，她的目光已經有些渙散，面前的景象也漸漸扭曲，彷彿回

到了斷崖邊。 

那時她看著站在懸崖邊的男子，想要伸手摸摸他，手卻穿過虛無。 

斷崖邊的風很大，將他的衣角吹得獵獵作響，她聽見他說：「阿虞，我來陪妳可

好？」 

至此強撐的精神瞬間散盡，宋虞覺得冷得厲害，身形微晃，眼前的一切都旋轉起

來。 

看她下一瞬就要倒在冰冷的地板上，玄色的錦袍衣角一閃而過，謝辭緊緊抱住懷

中的人，眉目帶上急色，「鄔潭，叫太醫。」說罷，他抱起她，急步往裡間走。 

宋虞靠在他懷裡，意識尚留一分，她努力睜開眼睛看向頭頂的人，冰涼的手指觸

碰到謝辭的臉頰，她的聲音很輕，「阿辭……」 

謝辭的腳步一停，低頭看向懷中的人，只見她面色蒼白，全身濕透，渾身沒有一

點溫度，面上更泛著異樣的潮紅。 

她的手落在身前，那冰涼的觸感彷彿只是他的錯覺，那一聲「阿辭」更像是他的

幻聽，可懷中的重量卻又提醒著他這不是幻想，當下他不再停頓，將人抱到裡間。 



宋虞的意識混沌不清，她能感覺到有人在給她換衣裳，似乎還有人在她耳邊絮叨

著什麼，只是她醒不過來，觸感和聲音也漸漸遠去，耳邊反倒漸漸響起呼嘯的風

聲。 

宋虞彷彿又回到臨死前的那一刻，她站在崖邊，雙手被綁縛在身後，面前正站著

一個穿著湘妃色衣裙的女子。 

那女子面容姣好，眉眼染笑，聲音柔柔地道：「姊姊，不是妹妹不肯放過妳，是

王爺說了，不能留妳，妹妹也是……」話說一半，淚凝於睫，端的是楚楚可憐的

模樣。 

宋虞卻輕笑一聲，看著面前矯揉造作的宋念翎，背在身後的手倏地握緊。「妳打

算如何向父親母親交代？」 

「信王妃遭信王仇敵綁架，為保信王，跳下懸崖。想來盛京的百姓都會感知姊姊

的深明大義，更何況邊關剛剛傳來消息，武安侯夫婦回京途中遭遇刺客，如今已

下落不明。」 

驟然聽見父母的消息，宋虞險些未克制住自己，她指甲陷進肉裡，血絲滲出，咬

牙看向宋念翎，「宋念翎，他們也是妳的父母，妳怎麼忍心……」 

「姊姊說什麼？」宋念翎打斷她的話，掩唇而笑，壓低聲音道：「誰說他們是我

的父母了？」 

聞言，宋虞震驚地看向宋念翎。 

當她親眼看見宋念翎和信王偷情時，她確實想過那個一貫體貼溫柔的宋念翎會不

會根本不是她的親妹妹。 

一母同出，她無法相信自己的親妹妹會這般背叛自己，她甚至想過，會不會一切

都是信王逼她所為，可如今她終於得到答案了。 

宋念翎的身後有無數的黑衣侍衛，今日她根本逃不出這裡，就像宋念翎說的，她

只能做那個「深明大義」的信王妃。 

宋虞重新看向面前的女子，「看來我今日是必死無疑，那便讓我死個明白。」她

目光盯著宋念翎，一字一句地問道：「妳到底是誰？」 

「死」字似乎取悅了宋念翎，她輕笑一聲，掩唇道：「姊姊倒是聰明，既如此，

那妹妹就大方一回告訴姊姊。」 

宋念翎微微傾身，她湊在宋虞耳邊又輕又緩地道：「妹妹該喊宋二夫人一聲母親。」 

身後有護衛相護，宋虞也被綁著，宋念翎根本不覺得她還能翻出什麼風浪，一時

便忘了江景燁的提醒——不要離宋虞太近。 

此刻兩人的距離極近，宋念翎話音落下便伸手往前一推要將宋虞推下去。 

宋虞偏頭看向她得意的神情，目光卻泛著冰冷的寒意。 

縛在身後的繩子早已鬆開，在宋念翎手推過來的瞬間，繩子落地，宋虞迅速握住

宋念翎的手腕，拖著她順勢向後仰去。 

失重感瞬間襲來，宋念翎瞪大眼睛看向宋虞，她驚恐地叫出聲，卻無法阻止身體

的墜落。 

風聲呼嘯而過，崖邊有人飛奔過來，似乎還能聽見那人痛苦的嘶吼聲。 



真好，她也不算白丟一條命。江景燁，你也嘗嘗那痛徹心扉的感覺吧。 

宋虞閉上眼睛，聽著耳邊的風聲，淚滴飛落。 

懸崖之下，濃濃的白霧漸漸看不見任何身影…… 

 

 

苦澀的藥味彌漫在口腔中，意識回籠，宋虞一下子咳出來。 

鼻尖盡是那股苦到人想哭的藥味，她睜開眼睛，只見一個紮著雙丫髻的小宮女正

慌亂地給她擦著吐出來的藥。 

見她睜眼，小宮女高興地喊道：「宋二姑娘，您終於醒了。」 

她的聲音不大不小，正好叫外面的人聽見。 

宋虞尚不及反應，只聽珠簾「嘩啦」一聲，她偏頭去看，便見一身玄色錦袍的謝

辭跨入裡間，她抬眼的瞬間，正好和謝辭的目光對上。 

那墨色的瞳孔中分辨不出來情緒，但宋虞能隱約察覺到謝辭的情緒——他在生氣。 

宋虞從小便不信神佛，她身為武安侯嫡女，千嬌萬寵著長大，更相信自己將來定

會尋得一個如意郎君。 

直到十七歲那年的宮宴，她被人推下水，安陽侯世子藉著子虛烏有的「救命之恩」

糾纏於她，將她名聲盡毀。 

那時她怨命，卻並不知道自己的命早就被別人玩弄於股掌之間，也從未想過，自

己真的有重來的機會。 

「宸王殿下。」小宮女轉身對謝辭行禮。 

謝辭站在珠簾前，沒有更進一步。 

湯藥放在床頭的小圓桌上，錦被上還沾著些宋虞咳出來的湯藥。 

小宮女行完禮，轉身繼續拿著錦帕擦著錦被上的汙漬，可宋虞輕輕一瞥就能看見

她顫抖的手。 

冰山還站在不遠處，小宮女著實害怕得緊。 

宋虞心中無奈地歎氣，輕聲道：「別擦了，扶我起來吧。」 

她身上的衣裳不知何時換成乾淨的裡衣，小宮女拿著外裳讓她披上，又重新端起

黑乎乎的湯藥。 

那湯藥光是放在那裡，裡間便滿是藥味，如今端到自己眼前，那味道更是直接往

她鼻子裡鑽，她微微蹙眉看著那碗藥，纖白的手指搭在碗沿，眼神裡有些掙扎。 

她遲遲不動湯藥，全身心寫滿了抗拒。 

這心理建設時間實在有些長，小宮女悄悄抬頭正打算勸上幾句，可她剛抬頭便見

珠簾旁的人動了。 

謝辭有一雙大長腿，用不了幾步就到了床邊。 

他看了那藥一眼，伸手接過碗，聲音冷淡地道：「妳出去。」 

小宮女看著空落落的手心，不敢拒絕，趕忙起身往外走，出去前，她忍不住回頭

看了宋虞一眼，眼裡有憐惜之色。 

宮中誰人不知宸王殿下對女子最是缺乏耐心，若是有誰敢在他面前裝柔弱，準落



不到什麼好下場，可憐這宋家二姑娘剛受了風寒，還要被宸王殿下嚇一場。 

宋虞感覺到了小宮女的目光，稍一思索就能猜到小宮女在想什麼。 

她仰頭看向謝辭，水潤的杏眼無辜地眨了眨，「殿下是生氣了嗎？阿虞不是不想

喝藥，只是以往喝藥都會讓下人去西市的雪酥閣買蜜棗。如今這藥看起來就很苦，

阿虞實在怕……」 

話未說完，她便懊惱地低下頭，似乎在為自己的任性感到抱歉，白皙的後頸彎出

脆弱的弧度，蔥根般的指尖緊抓著錦被，昭示著她的不安。 

錦被凹陷下去，謝辭端著湯藥坐下，「不是在怪妳。太醫說妳有風寒之症，不喝

藥身體會難受，鄔潭已經去買蜜棗，等妳喝完，想來就能到了。」 

謝辭難得這麼有耐心地解釋，他看著宋虞，等著她給他回應。 

宋虞驚喜般地抬頭，眼睛像是星星一樣閃著光，「真的有蜜棗？殿下沒有騙我？」 

謝辭一怔，他有些閃躲宋虞的目光，偏頭道：「嗯，我不會騙妳。」 

「殿下對阿虞真好，」宋虞極快地道，她笑著看向謝辭，「那阿虞要快些喝藥，

這樣就能早些吃到蜜棗了。」 

這是以前哥哥拿來哄騙她喝藥的話，如今她自己說，倒像是在哄騙別人似的。宋

虞壓下那種奇怪的感覺，她伸手接過藥碗。 

兩人的指尖相蹭，宋虞彷彿渾然不覺，她拿著湯匙小口地喝著湯藥。 

謝辭忍不住低頭，輕輕摩挲指尖，明明只是一瞬間的觸感，卻像是一直停留在指

尖上。 

一碗湯藥很快見底，苦得宋虞滿口腔都是那股難言的澀味，喝到最後，她有些急，

也是實在受不了，乾脆抬起藥碗一飲而盡。 

「殿下，我喝完了。」 

聲音有些苦巴巴的，竟連撒嬌的力氣都沒有了。 

謝辭一抬眼，便看到她一臉苦大仇深的模樣，唇邊還沾著些許藥汁，當下便拿出

錦帕，伸手去擦。 

錦帕觸碰到宋虞的嘴唇，宋虞不禁怔怔地看向謝辭。 

謝辭的手一僵，又很快若無其事地道：「這裡有藥汁，妳自己擦一下。我去看看

鄔潭有沒有回來。」說罷起身，很鎮定地離開。 

然而宋虞看著他略顯急促的步伐，忍不住彎唇而笑，不過碰個嘴唇而已，還是隔

著帕子，怎麼他比自己還緊張？ 

不過現在什麼時辰了？宮宴還在繼續嗎？ 

外面天色很暗，宋虞也不知自己昏迷了多久，正要出聲喊人進來，珠簾外便有腳

步聲傳來。 

「宋二姑娘，身體可好些了？」 

循聲望去，只見一個嬌俏的姑娘掀開珠簾往裡走，她衣衫錦繡華麗，髮間朱釵繁

瑣精緻。 

宋虞看著她，一時沒有分辨出面前人是誰，「不知姑娘是……」 

「宋二姑娘這是落水後燒糊塗了？剛剛我們還一起在月湖邊賞月季花，本公主腳



滑，險些落水，好在宋二姑娘拉了我一把，卻不想讓二姑娘落了水，平白遭這一

場無妄之災。」謝韶容笑著解釋。 

她坐在床邊，握住宋虞的手，俏皮地眨了下眼睛。 

「公主」二字一出，宋虞很快知道面前人的身分。 

當今聖上只有一個成年的公主，名為謝韶容，最得聖上寵愛。 

如今謝韶容說自己是為救她落水，宋虞很快就明白了她的意思，淺笑道：「這是

小女子應做的，小女子會水，縱使落水也無大礙。」 

「話可不能這麼說，我怕妳出了什麼意外，情急之下只好將妳帶到較近的翠玉閣，

好在宸王體恤，願意為我騰出屋子，不想還是讓二姑娘染上風寒，還昏迷了半個

時辰。」謝韶容說著，又道：「二姑娘一身衣物濕透，我特意回去拿了一套新的，

前面宮宴還未散，二姑娘若好些了，我陪妳一起回去。」 

話說得滴水不漏，也將該傳的資訊都說清楚。 

宋虞溫婉一笑：「多謝公主，小女子已好多了，可以回宮宴。」 

「那好，妳換衣裳吧，我出去等妳。」 

半個時辰，好戲自然也該開鑼了。 

 

謝韶容走出裡間，一踏進明間，正好看見謝辭回來。 

謝辭手中拿著一個糕點盒子，上面刻著「雪酥閣」三個字。 

謝韶容眼睛一亮，「雪酥閣的蜜棗？」 

謝辭沒有回應，只是淡淡地看著她，這便是不否認的意思。 

宮中誰人不知，安寧公主最愛雪酥閣的蜜棗，謝韶容手往前伸，剛碰到盒子就落

了空。 

「嘖嘖。」謝韶容看著謝辭那俊美的臉，依舊是什麼表情都沒有，「宸王苦著這

麼一張臉，就算是去送蜜棗，只怕人家也要以為你是去討債的。」 

滿宮中也就謝韶容敢這麼挖苦謝辭。 

宮女們都緊張地埋著頭，謝韶容卻不管謝辭會有什麼反應，優哉游哉地坐到椅子

上等人。 

謝辭低頭看了一眼糕點盒子，微不可見地皺了皺眉。 

謝韶容選的是一件水藍彩繡春錦百褶裙，行走間恍若百花盛開，加上宮女手巧，

給宋虞重新挽了髮髻，髮間插入一支流蘇蝶簪，面上敷著薄薄的脂粉，杏眼桃腮，

看起來好似一個剛剛化成人形的蝴蝶小仙子。 

謝韶容圍著宋虞轉了幾個圈，忍不住拍手道：「原先我還不喜歡藍色的衣裳，原

來不是它難看，而是我穿不出它的美。阿虞果真是好看，若我是男子，定要向父

皇求娶妳。」 

謝韶容熟稔地喊「阿虞」，彷彿她和宋虞是多麼要好的姊妹。 

「公主過譽了。」宋虞忍不住笑道。 

謝韶容嬌俏可愛，又這麼幫她，她自然也喜歡這個姑娘的。 

「我可沒有過譽。」謝韶容雙手搭在宋虞的肩膀上，摟著她的肩頭，特意看向謝



辭，「宸王覺得如何，阿虞可好看？」 

依往常，謝辭是不會回答這樣的問題，他抬頭看，卻正好看到宋虞亮晶晶的眼睛，

彷彿在等著他的回答。 

謝辭捏著盒子的手微微收緊，極其簡略地回答，「嗯。」 

「嗯是什麼意思？好看還是不好看呀？」謝韶容不甘休地追問著。 

宋虞輕笑著阻攔她，「公主，我們該回乾元殿了。」 

「行吧，那我們走。」謝韶容拉著宋虞就要往外走。 

宋虞腳下一頓，卻是看向謝辭，「殿下，蜜棗還沒買回來嗎？」 

謝辭手中一直握著糕點盒子，盒子上「雪酥閣」三個字清晰可見，宋虞偏偏要他

回答。 

謝辭往前遞了遞盒子，「這是蜜棗。」 

「那殿下要送給我嗎？」 

「……嗯。」 

宋虞眉眼一彎，笑著接過盒子，「謝謝殿下，殿下買的蜜棗定會很甜的。」 

蜜棗甜不甜不知，宋虞的笑容卻像是能甜到人的心裡。 

等水藍色的衣角消失，謝辭收回目光，卻還能回想起宋虞剛剛的模樣。 

怎麼會不好看？他的小姑娘永遠是最好看的。 

「鄔潭，潑醒他。」聲音冷厲無情，謝辭的眸光泛著透骨的冷意，與剛剛判若兩

人。 

「是。」 

宮廷的一角，一個渾身濕透的錦衣公子狼狽地躺在地上，忽然間打了一個激靈便

醒了過來，他茫然地看了看四周，低頭看見手中的梅紋荷包，驟然想起自己的目

的。 

 

 

乾元殿中宮宴依舊熱鬧如初。 

宋念翎有些不安地坐著，忍不住向旁邊的婢女問道：「還沒消息嗎？」 

她本以為很快就能傳來宋虞落水的消息，可如今不僅宋虞消失了，就連郭子俞都

不知去了何處。 

「姑娘別急，如今還在宮中，二姑娘是出不去的。」 

聽著菱冬的話，宋念翎才稍稍心安，只要宋虞還在宮中，此計就還能成。 

像是聽到了宋念翎的焦急，大殿外忽然闖進來一人，那人渾身濕漉漉的，看起來

甚是狼狽。 

「不好了、不好了，宋二姑娘落水了！」 

那人大聲叫喊著，瞬間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有眼尖的人一瞧，忍不住道：「這不是安陽侯世子郭子俞嗎，怎麼變成這副模樣

了？」 

宮宴是為迎接南詔使者，是一國的臉面，郭子俞如此狼狽地傳入大殿，瞬間引起



文德帝的不滿。 

「堂堂世子，這般模樣成何體統？」文德帝厲聲道，臉上笑容盡失。 

安陽侯嚇得身子一抖，趕緊出來給兒子求情，「犬子無狀，請陛下降罪。」 

降罪倒不至於，更何況剛剛郭子俞那句話嚷嚷得所有人都聽見了。 

文德帝不好裝作沒聽見，便問：「剛剛世子說什麼，誰落水了？」 

郭子俞低著頭大聲道：「宋家二姑娘在月湖邊落水，我恰巧聽到求救聲就下水救

了她，可不知二姑娘是不是落水被嚇得狠了，一上岸就掙開我，不知往哪裡跑走

了，我去尋，可半個時辰下來也沒尋到人，只好回來稟報。」 

幾句話裡藏著驚人的資訊。 

盛京的貴女最怕的就是遇到這種落水的戲碼，被人救了也不知是幸還是不幸，更

何況是郭子俞這種紈褲子弟。 

眾人心思各異，安陽侯卻覺得聽見了天大的好消息。 

安陽侯府到他這一輩已經落敗，他本就擔心自己死後侯府該如何撐下去，一心想

給自己兒子娶個高門貴女，可誰也不是傻子，怎會願意將自家女兒嫁入一個將要

敗落的侯府？ 

而如今，他的兒子在說他救了武安侯嫡女。 

武安侯不日將調遣回京，手握權勢，若是他兒子娶了武安侯嫡女，他還有什麼可

愁的？ 

「你撒謊，你有證據嗎？為何要陷害我姊姊？」宋念翎像是受不住刺激一樣，忍

不住開口駁斥。 

她雙目皆濕，像是因為宋虞的事急得哭出來。 

宋二夫人夏氏趕緊起身，拍了拍宋念翎的手，「念翎別急，嬸嬸來問清楚。」 

武安侯夫婦不在京中，武安侯府掌家之人便是宋二夫人。 

盛京內誰人不知宋二夫人溫柔善良，將武安侯府治理得井井有條，說話更是輕柔

慢調。 

如今她看著郭家父子眼裡卻似有惱意，語氣也急促起來，「郭世子可要謹慎說話，

陛下在此，可莫要隨意扯謊。你說你救了阿虞，可有證據？總不能聽你空口無憑

地說這麼一番話我們就要信了。」 

「我當然有證據。這是救人之時從二姑娘落下的荷包，你們看看，可認得？」郭

子俞高高舉起繡著梅花的藕色荷包。 

宋念翎看著那荷包忍不住出聲，「你怎麼會有姊姊的荷包？」 

此言一出，反倒是坐實了郭子俞的話。 

文德帝聽著他們的話，忍不住敲了敲食案。 

衛皇后看了一眼，便知皇帝這是起了心思。 

武安侯府權勢正盛，武安侯一旦回京，有的是世家想和武安侯府結親。 

文德帝一直在苦惱這個問題，而郭子俞正好為他解決了這個問題，一個沒落的侯

府，還是因為名節受損不得不嫁過去，倒不用文德帝去做那個惡人。 

「這荷包當真是宋二姑娘的？」文德帝問道。 



夏氏和宋念翎對視一眼，不得不低頭承認，「回陛下，這確實是阿虞的荷包。如

若阿虞落水了，還不知現在嚇成什麼模樣，臣婦求陛下幫忙找一找。」 

這顯然是信了郭子俞的話。 

有人忍不住歎氣，不論宋虞現在何處，她的未來都已定下。 

文德帝擺出一副關心的模樣，正要開口讓人去尋，乾元殿外忽然傳來幾聲笑聲。 

眾人循聲看去，只見謝韶容正挽著一個姑娘進來，那姑娘一身水藍色百褶裙，髮

間插著同色的蝴蝶流蘇，一步一動間，蝴蝶輕顫翅身，翩翩欲飛。 

眾人看了紛紛倒吸了一口氣，那人不是別人，正是鬧失蹤的宋虞。 

 


